
周年特别报道高 40考A04 2017年6月8日  本版编辑／陈泱   版式／王蕾
电话：0731-82333637  E－mail:chenyang@fengone.com 恢复

作为全国人大

代表，也作为被高

考改变命运的一代人，张

苹英特别关注高考制度改

革。2015 年，国家招考制

度改革方案规定外语科目

将有两次考试机会，但张

苹英认为，这可能会增加

学生的负担，“人的本性决

定了内心总是期待‘下次会

更好’，如果考十次的话，

有可能考生就会去考十次，

除非得了满分”。今年“两

会”上，针对教育部正在

编制的“国家英语能力等级

考试”方案，张苹英提出以

“国家英语能力考试”相应

成绩作为英语高考成绩的建

议，一是可以避免重复考

试，减轻学生负担，二是

考试内容统一，更能体现

高考的公正公平。

张苹英也希望，将来孩

子们能不再“一考定终身”，

而是渐渐形成综合学生的整

个学习阶段的成绩择优录取

进大学的教育机制。

6 月 7 日，2017 年高考大幕正式拉开，全国有 940 万名考生参加考试。
今年可谓是高考历史上的“特殊年份”，一方面，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的考生将迎来首次“新高考”，今年也被称为“新高考元年”；另一方面，则是因

为今年是恢复高考 40 周年。
1977 年 10 月 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一文，向大众宣布中央决定恢复中断了 11 年之久的高考的消息。
消息一出，举国欢腾。当年冬天，全国有 570 多万名考生从农场、田间、山野、工厂、课堂走进考场，27 万多人被录取进入大学。这突如其来的高考热潮，

成为全党全国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最早一声春雷。
1977 年所录取的 27 万多名考生，和 1978 年、1979 年进入大学的考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新三届”。当时，有不少前来参加高考的学生已经

超过 30 岁，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师生、父子、叔侄、兄弟、夫妻同考，再一起上大学的现象。
在 40 年后高考又一次承载着莘莘学子乃至一个家庭的殷切期望起航时，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希望通过寻访、记述 1977 年的一人、一家、

一班的故事，为读者呈现 40 年来唯一在 12 月寒冬举行的那场高考，是如何改变无数人的人生以及中国的当下的。

高考后，她在大学坚守四十年
文：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记 者 李 立  

特约记者 王菊苹  供图：受访者

1977 年 10 月，恢复高考的消

息传到金山茶场的时候，高中毕

业的张苹英已经在这里当了一年

多知青。

听到消息，张苹英立马报名参

加高考，并成为当年茶场知青中仅

有的两名大学生之一。

40 年后，已是全国人大代表、

吉首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的张苹

英，为我们讲述了属于她的 1977。

 

渴望高考改变命运：“最公平直接的出路”

上了大学，反倒要“从头开始”

得知考上大学，18 岁的张苹英
高兴得跑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当
成留念。

1978 年 3 月，18 岁 的 张 苹

英走进了吉首大学。这时，张苹

英才知道她是班上年纪最小的

学生之一，年龄最大的同学已经

26 岁了，好些同学来自长沙、株

洲等大城市。在开学见面会上，

同学们一个个说着流利的英语，

唯有自己只会简单地自我介绍。

“当时我非常自卑，急得想

要退学。”情急之下，张苹英找

到外语系主任高老师，高老师轻

声细语地安慰 她 ：“不 要急嘛，

其实大家的基础都是一样的，你

们以前学的英语都不标准，在大

学里从 26 个字母的发音重新开

始学习。”

高老师说的是实情。张苹英

的高中英语老师原本学的是俄文，

英语的发音、语法等确实不规范。

在高老师的劝说下，张苹英总算

决定留在吉首大学继续学习。

这一留，便是四十年。

从成为吉首大学学生到毕业

后留校任教，再到担任外国语学

院院长和国际交流学院院长，到

最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张苹英

的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吉首

大学。回忆四十年的吉首大学生

活，年近六旬的张苹英格外怀念

自己在此求学的最初三年时光。

那三年，吉首大学不仅没有

图书馆，连英语教材都是老师们

自编自刻的油印本。老师们多是

北京、上海等高校来的高材生，

还有的是经历了下放改造的老

知识分子，重归讲台时白发苍

苍却精神抖擞，教得格外认真，

恨不得把过去十年荒废的时间

抢回来，也恨不得把毕生所学

全都传授给学生。

那三年，外语系两个班四

十多名学生，学起来个个都如

饥似渴，特别是那些年纪偏大

的学生，更是争分夺秒，经常

是早上五点起床背单词、练口

语。为了抢路灯看书，有人五

点起床，就有人四点起床，甚

至还有人三点起床，每一个路

灯下都站着三四个学生在叽哩

呱啦读英语，这也成了吉首大

学的一道风景线。

张苹英还记得，当时学校

只有一部播放机，老师上完课

后便退还给播音室管理。有一

次，班上有两个男生半夜撬锁

溜进播音室听磁带录音，尽管

声音放得很轻，但还是被值班

老师抓到了，结果被学校处分。

在张苹英看来，与自己当

时读书时的状态相比，现在的

大学教学环境已是非常之好：

“如今吉首大学图书馆已有 246

万册藏书，还有大量的外语光

盘，电子图书有 102 万册。只

可惜孩子们很多都是‘低头一

族’，上课时也忍不住看手机，

以至于老师愿意倾尽所学来教

授，还是有不少学生不愿意听。”

大学校园的生活充实而快乐，张苹英（右二）与同学的合影总是笑
意盈盈。 对于知青生活，张苹英的感

情是矛盾的。她怀念当年那些纯

真的同伴和质朴善良的农民，但

似乎永远如影随形的饥饿以及因

远离家庭和亲人而缺失的安全

感，包括命运被他人操控的无

助感，是当时的张苹英极其渴望

通过高考改变现状的重要原因。

张苹英认识一名女知青。下

放到生产队后，这名女知青被大

队干部的儿子看中，但她死活不

同意，大队干部因此阻挠她回城，

招干、招工、考学都不批准，重

活脏活苦活全分派给她。她一直

等到最后一批知青因为政策统一

回城时才得以离开农村，但精神

也因此极度脆弱，在恍恍惚惚中

度过了余生。为此，张苹英后怕，

但也庆幸：“幸好马上恢复高考了，

高考可以说是当年最直接、最公

平的一条出路！”

距离高考之前的短短一个多

月时间里，张苹英四处借高中

课本，复习应考。好心的茶场老

书记准许参加高考的知青上午出

工，下午复习功课，但劳动了一

上午的知青们拿起课本后没一会

儿就疲倦地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这个时候，茶场老书记走

过来，拿着长烟袋杆生气地一

个个敲脑壳，大声吼道 ：‘给你

们时间你们不好好复习，是不是

想明天出全日工？’”张苹英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那一个多

月正值寒冬，湘西山区的茶场夜

晚寒气入骨，她与伙伴们围成一

圈坐在火塘边复习，前面双脚烤

得全是一团团的火疤印，后面屁

股却冷得长了一个个大冻疮。

考完之后，张苹英收到了吉

首大学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同

时参加高考的十多名茶场知青，

只有她和另一个人考上了。

一人

盼不再“一考定终身”

扫一扫
分享她的高考故事


